
历史是一条奔腾向前的长河，王方晨就是
这长河中的浪花一朵。

他是从山东济宁金乡走出去的中国著名作
家。近期，他出版的又一长篇力作《地啸》，却让
我们清楚看到这条用时间和岁月编织的河，会
是一条倒流河，既会打旋，也会分出无数隐秘的
支流。他大胆地打破了我们熟悉的、从头到尾、
按部就班讲故事的方式。小说一开篇，就已是
多年以后，某个平静的午后，阳光照着那些旧
物。而在下一刻，笔锋猛地扎进硝烟弥漫的
1944年。再一转身，又回到了更早的困顿与期
盼里。

这种写法带着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它将
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幅拼图。读者会发现自己
不是在“听”一个故事，而是在“走”进一段人生，
一片土地的记忆深处。那些颠簸的时间融入波
浪上的碎片，最终会自己找到位置，在心里拼凑
出一幅比直线叙述更完整、更立体、也更痛楚向
前的图景。

1935年到1999年，这漫长的跨度，不是被
简单地拉成一条线，而是被折叠、挤压、重组。
重要的不是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而是那些事
件——特别是1944到1945年间决定命运的时
刻——如何像地下奔涌的暗河，一直影响着后
来的岁月，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呼吸。这种大幅
删削的叙事，节省了平铺直叙的篇幅，却极大地
拓展了情感和思考的空间，让文本有了土地和
大河的厚重与纵深。

在这样的叙事里，墙上的挂钟、历史的纪年，
不再是唯一的标尺。王方晨解构了我们依赖的
物理时间，重构了一种属于《地啸》、从运河边的
金乡走到黄河边的人们，是属于皂坝头村的心理
时间和命运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在他的笔下
不是依次排队，而是常常同时登场，相互对话。

于是，叙事逻辑呈现出一种贴近生活本真
的碎片化。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记忆，又何尝是
条理分明、逐年逐月的呢？常常是一个气味、一
个场景，就把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眼前。这种艺
术的处理，奇妙地兼顾了两头：它既没有丢失历
史应有的那份沉甸甸的分量，反而因为这种交
织，让历史的阴影无处不在；同时，它又解放了
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感瞬间，让它们得以独立

地、饱满地呈现自身的力量。
我印象极深的，是罗得宝等待妻子分娩那

条线。那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迎接新生命的焦虑
与喜悦，它更像一根坚韧的情感红线，穿透战
火、仇恨与岁月的尘埃，把人的最基本、最柔软
的期盼凸显出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天崩地
裂，生命延续的本能希望，始终是叙事深处一个
温暖而有力的心跳。

在这部小说里，王方晨不仅是在讲故事，更
是创作时间，创作另一种历史。他浓墨重彩地
书写着这另一种时间笼罩下的土地，以及这块
土地上的人。

在他的笔下，人物没有简单的脸谱，尤其是
罗得宝和老萧，是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
泥土的复杂、矛盾，乃至某些层面的“不完美”。

罗得宝，这个人物身上承载了太多。他是
中国底层农民坚韧求生的缩影，战争给他的不
是勋章，而是深入骨髓的创伤和由此滋生的、近
乎偏执的复仇火焰。这火焰烧灼着他自己，也
照亮了他内心传统伦理与生存本能之间剧烈的
撕扯。他不是英雄，至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
雄，但他巨大的痛苦和执拗，让他拥有了震撼人
心的力量。他的根，深扎在受难的乡土之中。

而老萧，这个农民草根领袖的形象，王方晨
同样进行了深刻的“祛魅”。他没有停留于塑造
一个高大的英雄符号，而是勇敢地探入其内心，
展现了一个被推上历史潮头的人，在战争后期
对和平日常生活的渴望，以及面对巨大责任与
未知未来的恐惧。他从“英雄”降回为一个有着
复杂心绪的“人”。

罗得宝与老萧之间的对抗与最终的和解，
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那是战争巨轮之下，个
体命运被无情裹挟、撕裂后又艰难寻求弥合的
深刻象征。他们之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历史
洪流中，人的普遍困境。

王方晨书写了历史的记忆与消逝，这一道
道乡土上的年轮。《地啸》以皂坝头村为舞台，上
演的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惨烈一幕，更是一曲深
沉的多声部挽歌。它一方面极其真实地还原了
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氛围，另一方面，它的目光
忧郁地望向未来，投向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
免的变迁与阵痛。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意象，读来令人心
惊。比如罗墨水因贪图财物而付出的代价，这
背后是对人性在极端环境下扭曲的审视。更让
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那片重要水洼最终干涸
的意象。那洼水，曾是村民生活的源泉，是故事
的见证，某种意义上，也是乡土灵气与集体记忆
的象征。它的干涸，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隐喻着
在经济发展的车轮下，一些传统的、诗意的、维
系着共同体的乡土文明正在无可挽回地流失。
王方晨在这里的批判是含蓄而痛切的。他让我
们看到，历史的伤疤之上，又覆盖了新的、关于

“失去”的惆怅。
王方晨书写了人类的理智与情感，写出了

人生选择的分量。小说通过平民视角，将战争
的宏观悲怆，细化为了具体人物命运的无奈与
喘息、抗争与呐喊。这种情感是真挚而克制
的。与此同时，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始终贯穿
其间，尤其是对于国家走向、对于现代化建设的
复杂思考。

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张力，在结尾处达到了
高潮。萧子恒将军暮年的那个抉择，写得极其
隐晦，却又重如千钧。他的沉默与抉择，含蓄而
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乡村文明传承之间的
两难困境。没有答案，只有无尽的深思与回
响。这正是优秀文学的力量——它不提供解决
方案，而是将最棘手的矛盾呈现给读者，让读者
一同陷入思考。

王方晨始终将深情的目光投向他熟稔的乡
土，在极具标识性的乡村场景中，展开对历史变
迁与人性的深邃思考。他的语言，既有来自乡
土母语的质朴生命力，又能承载现代性的复杂
主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

《地啸》一书，以精湛的叙事艺术、对人物复
杂性的深度挖掘以及对历史与现代的多维反
思，完成了对一场战争、一片乡土、一个时代心
灵的深刻书写。实际上，《地啸》的写作是在聆
听大地和生命。在这个时空交织、命运沉浮的
文学世界里，那隐约飞扬的啸声，既象征着神州
大地上的底层百姓在面对外敌入侵为共赴国难
家仇时所发出的心灵咆哮，也预示着一种仿佛
来自大地深处的人性力量。这一切，都值得我
们细细品味，深深思索……

来自大地和人性深处的咆哮
张建鲁

像澜沧江的支流
罗梭江那样兜兜转
转，像傣族的歌声那
样婉婉转转，我终于
来到了位于云南傣
族自治州勐腊县勐
仑镇的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这个
热带植物园所在的
葫芦岛上，总是人来
人往，我是属于典型
的“往”的那一族：身
也在往，心也在往，
一往无前，因为静静
地忠实地在等着我
的，是……

没错，我的美的
历程，从我出门的那
一刻起，就已经正式
开启了。一路上，我
领略着美，呼吸着
美，参悟着美……总
觉得，最美的，应该
是在前面。美的绳
子，也就一直都在拽
动着我，使我总是不
得停歇。就似乎，稍一停歇，就会错过了许
多的美中之美。好吧，我不停歇，也不想做
停歇。美，伴随着，自会轻松许多。没有美
梦，还有美景。

果然，集陌生化和惊异感于一体的美，
逼真而且醒目地出现了——

远远地看，我还以为那是一些展翅欲飞
的鸟儿呢；走近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它们是
一些花儿。这些花儿的名字，叫做“白鹭
兰”。白鹭兰，竟是以白鹭的形式具体地来
呈现的，这，我还是第一次见，甚是惊讶，这
是实话。说是白鹭，却非白鹭；说是花儿，却
似白鹭……我又怎能不惊讶？我的惊讶，是
着实的，或者说，我是着实地惊讶了一回的，
就是这么简单。

白鹭，飞着飞着，便凝固了，或定格了。其
芬芳的灵魂，缓缓地进入了一朵朵兰花，因此
而变成了白鹭兰。看上去，白鹭兰既纯净，也
清新，且妍丽、曼妙，让人忍不住要轻呼吸，唯
恐一不小心就惊飞了它，或是飞向了一首诗，
或是飞向了一首歌，或是飞向了一个梦……总
之，是突然之间，就再也不见了。那是不行的，
我不能惊飞了它们，于是，我便练起了“轻功”：
呼吸也轻，脚步也轻……完完全全的，是一种
轻状态。以此，来和云淡风轻，合着辙，押着
韵。

看上去，呈现在我眼前的白鹭兰，似是
有点儿羞涩，因此，它就总是藏而不露，具体
地说，便是隐居在树丛中，让很多的人都难
得一见。说它是花界的隐士，似是一点儿也
不为过。可以断定，它的修炼是成功的，否
则的话，它是不会把个仙风道骨给发挥得淋
漓尽致的。望一眼，眼睛里便会装满了别样
的纯净。而那样的纯净，不正是我们的灵魂
的一种必备品么？

你看，这朵，它的神情，是何等地纯真
啊：静静地，在望着水面，似是一旦发现了河
里的鱼儿，便振翮飞去……此刻，它的羽毛，
都已经是全部散开了，也许，它是已经看到
了河里的肥美的鱼儿了吧？为了得到鱼儿，
它竟然准备了那么多的不动声色。看着看
着，我便被它的不动声色，给彻底地感动
了。进而，把“不动声色”这个元素，或者说
是品质，给提取了出来，并且马上就装进了
我的锦绣的肺腑里。

你再看，这朵，在雨中，却安然不动，只
管专注地凝视着前方……喙上正在滴着音
符，羽毛上正在流淌着旋律……实在是，非
天使不能至此境界也。一说到境界，我的思
绪马上就又泛滥了：修为的最高境界，还不
就是不为物役、不为所动么？哦……是的，
这个“哦”字，是我缓缓地吐出的，就像是蚌
吐珍珠。

更有奇妙的，不是一朵，而是情侣似的
两朵，并排着，或相互依偎着，正在互诉衷
肠，或说着海枯石烂的情话……我，默默地
看着，倾听着，不禁羡慕起它们的如胶似漆
了。那样的缠绵，不是情诗，却胜似情诗。
还有的，正在唱着情歌呢：“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啊”；“生也等你，死也等你，怎么
忍心让你守着孤单”……是那么地动人。而
这另外的两朵，则在旁若无人地亲吻呢，是
那么贪婪地在吮吸着对方的生命中的琼浆
玉液……

这些，则亲如一家，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
用各自的目光捡拾着地上的花瓣或花香……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家五口的，当然也有，
它们，是那么地和睦。可谓，和睦如宫商。宫
商相谐，又怎能不美，且美让人窒息？

正在独舞的，则舞得仪态万方；正在双
舞的，则舞得风情万种；正在群舞的，则舞得
风月无边……它们，以大地为舞台，让个

“舞”字，尽得风流。看着，看着，我就禁不
住，也想翩翩起舞了。不想在它们面前出
丑，我才终于，收敛了我的意念的。

奇异之处在于，它们不仅有脑袋，有脖
子，有眼睛，有喙，而且有身子，有羽毛，有腿
脚……是那么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仔细地看去，其白鹭状花朵，是沿着各
自的穗状花序在生长的，一个穗状花序可以
开出十来朵单花，高一些的可以达到十六英
寸。每一朵，都有着圣洁、优雅、曼妙的身
姿。其活一天就要飞一天的信誓，无论怎么
说，也是感天动地的。

太过美丽，太过神奇，太过不可思议，说
的便是它们，至少是包括了它们。大概，也
正是因为如此吧，它们才成了一种濒危绝种
的植物。越是美的，就越是面临着各种各样
的考验，也便再次证明。

这美的历程，自然是并没有结束。因
为，我离开了那里之后，美的历程，便转移到
我的梦里、诗里和歌里了，并且，永不止步。
美的历程，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能停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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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文峰山，它的表象告知我，它是一座
小山，这是文峰山物质的一面；在我多次看似
闲庭信步，实则气喘吁吁登上文峰山顶之后，
从内心里更多地把它理解成一种暗喻，这种暗
喻实为一种意象，居于精神层面。

文峰山位胶东半岛，立莱州古城之阳，与
古城毗邻而居。天底下高山峻岭巨多，若以
高度论，文峰山顶多是居于平地的丘陵，高不
过三百余公尺，与高山峻岭相比，文峰山着实
寒酸了许多。在郑道昭之前，文峰山叫做云
峰山，此地相传站在云峰山顶可以与海上蓬
莱、方丈、瀛洲相望，曾有九仙人将云峰山作
为修仙之地。郑道昭在永平三年到任光州刺
史后，九仙人分乘鸿、龙、月、日、凤、烟、麟、
鹄、风离开云峰山，另觅他处栖息，为郑道昭
腾出了一方灵秀天地。郑道昭的魏碑摩崖刻
石便秉天地之灵气、山岚之精华而生。因为
郑道昭，文峰山不再是一座小山，郑道昭的到
来为文峰山走向精神意义上的大山埋下了重
重的伏笔。

一座山立于大地之上，它想给予世人怎样
的启示？世人又会从这座山上得到怎样的教
益？穿过开满鲜花的田野，众多的世人一次次
地走近它，审视它，在世人的这些与生活状态
有关或无关的活动中，山一次次地被走近，又
一次次地被远离，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高地
隆起。山就在那里，不管高矮、奇俊、丰寡，它
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接受世人对它的各种认
知，可以背负，可以隐匿，还有一些无法言说
的、未知的告谕期待世人走进它的内心世界。

带着这样的问，我曾一次次地爬上文峰山
顶峰，每一次去文峰山得到的答案都会不同。
文峰山在我看来是由两个元素构成，一个是作
为山的本质，背负着往昔丢弃的一年四季，春
华秋实，草长莺飞；一个是以山为载体，历经岁
月往来，时光经发酵后给予其不同的精神实
质，这些时光里有自然之力，有人为之功。

历史的进程不会忽略一个日子，那日应该
是一个秋日，或已过处暑，田野一派丰沃景
象。我一直把那个决定了后世书法流承的瞬
间，固执地放在一个秋日。秋风乍起，一个夏
季的暑气纷纷脱离，弘大的空间如被山溪清洗
过，霎时变得清爽。蓝天在秋风的推送下更加
高远深邃，风声沿着云峰山巅直抵云霄，鸟鸣
脆响山林，流泉隐于山脚。应该是一个午后，
时光是一场酣睡后的清醒，几缕香烟相互缠绕
着飘摇出寄身的青铜香炉，被干爽的阳光裹挟
着倾覆于古旧的衙宅，偌大的一处院落更加幽
静。一面相温清中年男子不着官服，仅青衫一
袭，皂巾裹发，手握一管秋毫俯首几案，在绢纸
上恣肆游弋，墨香漫漶，字字如山势之雄，形形
似虎踞之姿。

凭藉不甚丰富的想象，历史的某一点只能

是借助不朽的文字描述这一个瞬间。这是永
平四年的一个场景，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之
久。一切存在都于无意之中的有意之举。谁
也不能预知自己在当下所做的一切，对后世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中年男子便是郑道昭，
他也不会想到，于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平淡无
奇的午后，与后世会有逾千年之期的纠葛。他
在衙宅为其父撰写生平传记的时候，仅仅是出
于私心，用以褒扬其父生平。在后世一千五百
余年的进程中，他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力已经
盖过其为其父写下的那些溢美之词。

我去文峰山的时候，多是秋末冬初时节，
阳光秉承了秋日的煦暖，开启了冬阳的清癯之
旅，我在季节交割中，感受到时光是一个向上
攀越的过程，就像我每次来都要一步步登上文
峰山一般，需要一个高度为逝去的时光做一个
总结，随着高度的攀升，总结益发凝练，最终凝
成一个点，这个点居于山的峰巅。如果以登山
来描述人生状态，是一个人在屡次的行走过程
中，不断得以升华自己的修为境界，达到了人
生意义的顶峰。

以前来文峰山都走了山门，山门座于山
体的北麓，自然开门向北，与古城日日相对。
踏进山门，沿着浸淫了时光印痕的石径慢踱
而上，古人于这山体踏出了行路，后人严格遵
循着古人已成的路线循行。有文字记载，文
峰山自山腰处的郑文公下碑为起点，向山顶
散乱分布着后世历代书者刻石计有35处，其
中北魏刻石多达16处。这些刻石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皆依山势而立，或凌空突兀，或安
隐潜伏。如果时光能够叠加，在这条石径上，
会不会邂逅公务之余来此研习书法的郑道
昭？会不会尾随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偷听
得他们为摩崖石刻交流的片言只语，甚至是
李清照随口吟哦的千古绝唱？会不会感受到
后世于此恭谨的目光？思是妄想，终不可得，
徒留憾事。

再来文峰山已是小雪后几日，这次不再行
走山门，我选择了旁路。在文峰山的北麓有一
条沟谷，还有几条沿山脚延伸出的小径直通山
顶，我选择了一条比较狭窄的小径。小径在沟
谷向北旁开不远的距离，行踪稀少，灌木丛几
乎将它埋没，阳光穿越稀疏的林木散落下来，
此刻的幽静不时被树枝残存的落叶打碎。吸
引我选择这条路更多是一种自己内心无法控
制的力量，我听任这种力量对我的牵拉。恍然
间，对于这条小径，这条荒废的沟谷形成的上
山路线，我须怀着恭谨心，用一种近乎于仪式
般的行走方式才能成行。我在这条路上寻求
一种差异，这种差异不同于其他的寻觅方式，
需要我用整个身心全力去感触。

其时，我没有想到，这小径会使我与郑道
昭走得越来越近，之前感觉到的那种牵拉的力

量，此时益发强烈。沿小径到得山腰逢上岔
路，岔路皆指向山顶，之前感觉到的那种牵拉
力量更加明显，相似了得到它的召唤，我不再
坚持向上，而是向前选择了越过面前的一方巨
石。从巨石的侧下方绕过去，再绕过几棵槐
树，我便立在了沟谷的边上。

沟谷为自然之力，风雨拉深了它的厚度与
宽度，流水无踪，现在只能借助凌乱倒伏的枯
草想象早年的水意。沟谷里密布着古槐及从
上游滚落乱石。槐树比手围略粗，枝干细长向
上耸立，树皮颜色灰暗，带着陈年时光的影子，
为了争得头顶上的一缕阳光，皆奋力向上生
长。沟谷不深，下到谷底时，我感觉到了压制，
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气息从我的头顶上方源源
不断地浇灌下来，我竟不能站立，只得弯下腰
去，用手攀住面前的刺槐树干，脚下拼力蹬住
谷底凹凸之地，才不致滑下山去。

阳光早已跟随季节从沟谷离去，槐树在我
身体的四围里，杂乱的枝条几乎封住了天空，
其上已无片叶悬挂。南侧的山峰此时感觉到
了它的高大，不再是小山的样子。我在树与树
之间选择着落脚的地方，随着不断向上，坚硬
的刺槐树干遮挡住的石块越来越大，石块与槐
树相互交付了千钧之力，它们于此交锋时久，
脱离了山体的石块已经被从时光深处来来回
回穿越的风磨去了棱角。

在高过头部不远的地方，从山顶岩石罅隙
里穿越过来的阳光仍在昭示着它的存在，顺着
它切割出的路线，一道道阳光被沟谷吸纳，光
线将纷立的槐树氤氲出神秘的影子。我极力
冲脱出包围我的那种无形的气息，它被我持续
不断地撞开，残存的阳光偶尔透射进来，有风
声夹杂着人语从不同方向飘进了沟谷。有孩
子的欢呼，穿越槐树的重重阻碍，在巨石之间
窜奔，直到冲击着我的听觉：我看到了整个世
界。想必孩子已经站在了高高的山顶。

此时，这沟谷属于我，我在孩子的欢呼声
中彻底安静下来。假若猜想能够成立，或许郑
道昭也会选择了这条沟谷而上，当我们错过时
空，共同安静面对一棵树，一蓬衰草，一块乱
石，一缕阳光，一条石纹，一溪流水时，郑道昭
想到了书法。或者是郑道昭面对的不仅仅是
这个沟谷，是整座文峰山生长的万物给予郑道
昭以书法的教益，如孩子的那句话般，他于这
文峰山看到了整个世界，也包括了整个书法世
界。因此，郑道昭的书法才能“上承汉隶，下开
唐楷”，才能“不求异而人自不能同之；不求工
而世自不能过之！”

一个认知从我的潜意识里升上来，郑道昭
所创立的书法一脉该是受了文峰山的影响，是
郑道昭对于文峰山的认知升华了他的书法。
文峰山对郑道昭的影响足够深，不仅仅是书法
一脉，甚至于还有他的世界观。掖县县志记

载，郑道昭晚年辞官修道，后仙蜕。他从修道
中体会到山的思想，也从山的四时流迁中体会
到书法形体的变化。郑道昭看到的文峰山是
郑道昭当下的真实内心世界，也完善了他的书
法世界。这绝非巧合，郑道昭的书法神韵应是
从文峰山得到了某种神性的告谕，我想这是必
然的结果，郑道昭从文峰山获得了充足的养
分，只要能读懂文峰山，便懂得了郑道昭，也懂
得了郑道昭创立的书法流派。

有一瞬间，我恍然明白，无论是郑道昭，还
是你我，不管我们面对这世间何种景致影像，
必定会有不同的认知。你所看到的一切，你对
所看到一切的认知，都是对此刻当下一个真实
存在的你自己的认知。这种认知独属于你自
己，与他人无关。在你面对一切时，你正在消
失，一切正在取代你，代替你去面对这世间的
一切。

在将要到达山顶的地带，分散着几块巨
石，它们都被槐树遮住了下落的路线，我在一
块十几平方的巨石前矮下身来。三棵槐树抵
住了巨石，石块被风从侧面镂刻出粗硬的线
条，我在这些线条里看到了郑道昭书法的潇疏
飘逸、粗犷豪放、古茂朴质，也看到了潜隐于时
光深处的方正之力不断涌动，在今时今刻，我
还能感觉到它的疏朗风骨，如裂石之笔意，如
锈铁之气韵。

书者常言：字如其人。字是一个人的人生
状态，修养、学识，共同成就了一个人的本身。
郑道昭应该深得天人合一理念，他的字所蕴含
的意得益于整个文峰山，面对郑道昭所书刻
石，如同是面对着文峰山。人、字、山，三者的
神韵如出一辙，人即是山，山即是字，字即是
人，它们互相成就，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现在回头来看被誉为“隶楷之极”的《荥阳
郑文公之碑》，那是怎样的一些字？它们脱形
于文峰山万物，具有非凡的经历和神力，借助
于文字再交于这山石，山石以文峰山为依托。
字里有季节冷暖，有草木荣枯，每个字里都注
入了这座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相信这些
字是有魂灵精魄的，一个字便是一个生命体，
偌多的字便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体，它们阅尽
了时光，肩负着使命给予人们一个崭新的世
界。

我试图通过内心的低语告知文峰山我对
它的认知，文峰山会不会接受我的认知，这终
究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当我头部的天空被
猛然打开，槐树林已经被我落在身后，我爬出
了沟谷，站在了文峰山顶。

下山后，我没有着急离去，站在文峰山脚，
长时间地面对着文峰山，文峰山以旁若无人之
势面对着这个世界。在文峰山面前，我们是万
物的一部分；在我们面前，万物是我们的一部
分。文峰山如有灵性会否亦作如是观？

山不在高
提云积

志山川
草
木
篇

冬日温情
（外一首）

周桂龙

点亮一缕阳光的喜悦
炊烟从窗口溜进温房
梅花和喳喳叫的喜鹊
把一冬的风景涂鸦成美文
晃动真情晃动岁月

一朵雪花里走出来犁铧
展开闪亮的翅膀从泥土里飞起来
牵出太阳月亮星星
父亲耳边低语记得添衣
舌根星火炽热
筑起一口大钟被落日敲响

枯草摇曳无边漠野荒原
冷风紧扯我的衣衫
站在桥上多少风景忽远忽近
叫醒一路的草木山川
田野放牧云朵群山天边
归来的帽檐藏满雪花欢悦
空旷雪地被一缕缕炊烟野风填满
烛光在皱纹间折成纸船

父亲的呼唤

一座青山
那一片迟疑不定的雪花
谁的诗行里一只孤鹭
留下的修长的背影

我就坐在山顶点一堆箐火
让星星点缀我们的帐篷
月亮在云朵里穿行
北风枯枝凌乱
雪洒了一地洁白
街角那只夜灯寂静
行人的影子吹拂人间

父亲在喃喃呼唤
归来 归来
像未寄出的信在屋檐老去
回归路在野风中盘绕
一步一步脚印消散
抬头望向远方的老屋

行歌

·太白楼下

沧观 海


